
1950年6月25日，朝鮮人民

軍突然南下進攻韓國，歷時

三年的朝鮮戰爭爆發。7月7日，聯合國安理

會通過決議，派遣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支

援韓國。10月19日，中國人民志願軍在司令

員兼政委彭德懷率領下，跨過鴨綠江進入

朝鮮，與朝鮮人民軍並肩作戰。

從1950年10月25日首戰兩水洞開始，

志願軍連續進行了5次戰役。1951年7

月10日，中朝兩國與聯合國軍的美國

代表展開停戰談判。1953年7月27日，

雙方在板門店簽訂了《朝鮮停戰協

定》，宣布抗美援朝戰爭勝利結束。

1958年，志願軍全部撤回中國。中共中央

決定，1950年10月25日的兩水洞戰鬥定為抗

美援朝紀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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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已80歲的楊厚國是當年最早過
江、最遲回國的志願軍老兵，回國後
因父母已去世，抱憾反哺無時。
「我是第一批過江的！我們64軍和

50軍、27軍還有3兵團一起跨
江。一共30萬人呀，光過

江就足足走了兩個晚
上！」步履蹣跚
的楊厚國用帶
㠥濃重四川

口音說，在1950年10月19日入朝時，
來不及換冬裝，僅穿㠥很薄的衣服，
「你知道這個時候北方晚上格外冷
啊，我們過江不久就凍死了很多
人。」老人說，進入朝鮮以後一刻也
沒有停，一直打到開城（朝韓邊界地
區），1500公里的路，我們不停地走
了一個月。」

離家48年親人方認回

楊厚國講㠥講㠥不禁閉上了眼睛，
眼角也滲出眼淚。「那時候我才16
歲，跟部隊從老家重慶（當年屬四川
管轄）出發，到武漢轉車來到丹東。
過江後在朝鮮一待就是8年，直到
1958年才隨最後一批志願軍回國。」
直到他回國後才知道遠在四川的父母
已相繼去世，「我在戰場上見過很多
死人，覺得自己心腸已很硬，但當我
知道父母已去世、無法再孝敬他們
時，真的大哭了一場。」楊厚國一直
以為家鄉的親人都死了，所以索性就

留在丹東居住。直到1998年，政府突
然通知他，已92歲的姐姐還在生，
「那一年，我是離家48年後第一次返
回重慶，也是60年來唯一回去的一
次。真是跨江只用了兩天，回家卻得
用一輩子！」

「我們200人去攻佔高地，
1 0分鐘就剩 3 6個人

了。」今年78歲、家住丹東的黃傳
卿老人當年入朝作戰時還不足18
歲。日前他與三名戰友一起去探望
身患腦血栓的老戰友—首位少數
民族飛行團團長劉安義，在返程途
經鴨綠江畔遠眺對岸的朝鮮時，黃
傳卿向記者講述了當年在戰場上親
歷的「死屍疊落」景象。

不消十分鐘百餘命斷送

「我就給你講我經歷過的最慘烈
的事吧。」儘管在丹東生活了半世
紀，黃傳卿仍帶㠥濃濃的湖南鄉音，他講的故
事，都被整齊的列成提綱記在一個小便箋本上。
「我們部隊是1950年12月的一個晚上跨過鴨綠

江的。你知道46軍的四野吧，就是林彪的部
隊。」本以為老人會細數在入朝作戰中的幾場漂
亮仗，但他的話語中卻是戰爭的殘酷：「四野算
是志願軍的精銳部隊吧！但在1952年11月，我們
200人去攻佔606高地，10分鐘打完就剩36個人
了，這就是戰場，這就是戰爭的殘酷。」

戰場最可怕喝戮血污水

「哪有生死概念？過了江就不停的打仗，就
更沒有時間想了。當時在戰場上我們經常要喝
混㠥死人流出的血的污水，你說還有什麼比這
個更可怕？要說還有一點想法的話，就是希望
死後拴在身上的白布條子別丟了，能讓家人見
最後一面。」黃傳卿老人直言戰場上根本沒有
時間害怕，而栓在身上的白布條，是當年志願
軍戰士身上唯一標有個人信息的物件，便於死
後能按照線索通知親屬。

手腳繫白布誓死保家國

「我就看到很多人把手腳、脖子、身上到處

都綁上布條，這是報了必死的決心！」老人把

便箋紙翻了幾頁說，行軍中看到犧牲戰士的屍

體都會背在身上，到合適的地方再安葬。他的

戰友背了一個還沒扔出手榴彈就被美國飛機掃

射打死的戰士，怎料一不小心手榴彈被拉開

了，「1個活人、1個屍體就這麼炸開了⋯⋯還

上哪去找布條？」

除了戰場的殘酷外，黃傳卿老人也講了四野

部隊的勇敢，「要不是我們戰士前仆後繼，英

勇殺敵，我們這麼簡陋的裝備怎麼能打贏美國

佬（美軍）？抗美援朝的勝利真是靠幾十萬志

願軍的鮮血換來的。」

回想曾在戰場上犧牲的戰友，黃傳卿老人

說，大多數戰友都埋葬在鴨綠江對岸的異國土

地上，「我雖然一直都懷念他們，但我絕不想

再去那片土地上。因為戰爭太可怕了，我一想

到當年戰場上的情景，心就會發抖！」

家在瀋

陽的李春

茂是當年

抗美援朝

戰爭中赴

朝的百位

參 謀 之

一，他回國後受命整理戰爭期

間的無頭信件，「估算下來得

有3萬多件，而且很多都是部

隊寄給親屬的報喪信，收不到

的話這輩子都不知道人在哪、

是死是活⋯⋯」

遙想63年前跨江時，記者對

面的這些白髮老人還都是十

六、七歲的莽撞少年，他們眼

裡所見是那個年紀難以理解的

殘酷戰事，蒼老的回憶裡永遠

是戰爭的故事。他們怎知過了

這鴨綠江大橋是一年還是一輩

子？又怎知道這一江之隔竟然

是「陰陽兩隔」？

尊敬是唯一慰藉

就在記者結束在丹東的採

訪、準備返回瀋陽之際，一個

電話攔住了我匆忙的腳步：

「他們老兩口就想見見你，不

用報道他們什麼，他們就是想

知道還有人、還有媒體在關注

這些抗美援朝的老傢伙們！見

這一面還不知道能不能見㠥下

一面了。」聽到這後一句話，

我不禁眼含淚水了！

記者連月在尋訪抗美援朝老戰士，不

斷收到志願軍老兵親手寫下或是家人打

印下來的回憶材料。他們在講述曾輾

轉朝鮮戰場，以及退伍後再加入國家

經濟建設大軍的故事。當戰爭的硝煙

沉澱成他們筆下一個個傳奇故事時，

他們最需要的慰藉是什麼？就是社會

對這些當年為保家衛國付出鮮血和生

命的將士們的

尊敬！

「朝鮮戰爭為什麼爆發在1950年的夏天？
為什麼同一個民族為了統一產生了如此大規
模的戰爭？為什麼會有那麼多國家捲入這次
戰爭？為什麼這又是一場被遺忘的戰爭？⋯
⋯」為紀念抗美援朝戰爭勝利60周年，央視
教科頻道今（25日）起播出12集文獻紀錄片
《不能忘卻的偉大勝利》，從出兵朝鮮到志願
軍凱旋，其中的重大歷史事件、重要戰役及
英雄人物，在片中都有所體現。
據導演沈芳透露，攝製組歷時一年半，足

跡遍佈中國各地，尋訪到500多名當年志願
軍老戰士，還前往朝鮮、韓國、美國和加拿
大等地尋找戰爭遺跡，搜集相關史料，並在
朝鮮沿當年志願軍戰鬥路線進行實地拍攝，
走訪了部分朝鮮人民軍老戰士和支前民眾。
沈芳指出，該片拍攝素材達2萬多分鐘，

最終呈現出來600分鐘的成片。片中許多珍
貴歷史畫面為首次披露，力圖消除時間與空
間的距離，將觀眾帶回60多年前的朝鮮戰
場。

鴨綠江上諸多橋中的第一橋—鴨綠江斷橋，為

1909年8月由當時殖民機構日本駐鮮總督府鐵道局

造建，1911年10月竣工。長944.2米，寬11米。始為鐵路橋，目

前可同時做公路、鐵路橋之用。

1943年4月，日本殖民機構在此橋上游不足百米處建成第二座

鐵路大橋，抗美援朝戰爭期間，兩座鴨綠江大橋成為中國支援朝

鮮前線的交通大動脈。1950年11月，第一橋被美軍炸毀，中方

一側所剩四孔殘橋保留至今。1993年被修復開發為戰爭遺跡型旅

遊景點，命名為「鴨綠江斷橋」，斷橋上的成千上萬處彈痕遺留

至今，成為抗美援朝的見證。

鴨綠江斷橋見證歷史
話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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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5日是抗美援朝紀念日。63年前的今

日（1950年10月25日），大批中國熱血青年告

別親人，從四面八方匯聚到中朝邊境的遼寧丹東鴨

綠江大橋，在沒有空中掩護、沒有充足戰備物資的情況下，奔

赴炮火連天的朝鮮戰場，並以朝鮮兩水洞的首仗勝利正式拉開抗美

援朝戰爭的帷幕。63年過去，彈指一揮間。適逢今年抗美援朝戰爭

勝利60周年，幾位志願軍老兵近日再次相聚鴨綠江畔憑江追憶，彷

彿當年的戰火硝煙、戰友犧牲的情景重回眼前。這些古稀老人們直

言，絕不會回到昔日的戰場憑弔，「因為不想再回憶戰爭的痛

苦」。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于珈琳丹東報道

■80歲的楊厚國講

述親歷殺戳戰場的

故事。

■志願軍老戰士們回憶63年前那場戰役，彷彿戰火硝煙就在眼前。左

起依次為劉安義、黃傳卿、楊厚國、段富根。

■1950年10月25日，志願軍第

40軍一部在溫井西北兩水洞追

殲南朝鮮軍，正式拉開抗美援

朝序幕。 資料圖片

衛國雖有功 反哺憾無時

■再次登上63年前跨江之地，當

年志願軍楊厚國和黃傳卿百感交

集，只有百米相隔另一座橋上的

纍纍彈痕似乎在無聲地講述㠥和

平年代的來之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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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 于珈琳


